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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5 年 4 月地中海难民沉船事件是此轮大规模难民潮引发问题的开端。在此之前，2011 年年初叙利亚政府

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发生冲突并演变为规模性战争以后，难民涌入欧洲已经拉开了帷幕。2015 年跨年夜，在德国

千年古城科隆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事件把难民问题推向世界和欧洲舆论的风口浪尖。
②多数学术文章将其译为“德国选择党”，也译作“德国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最早将其译

为“德国另外选择党”，目前译为“选择党”。

德国左翼党在难民问题上
所持立场的演变

李彦文

( 山东社会科学院 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2)

［摘 要］近年来难民问题成为德国政治的焦点问题，也是直接影响德国 2017 年大选和组阁谈判之路的重要

因素之一，同时对德国的政党政治和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左翼党高度关注难民问题，提出难民问题的

10 条主张。但经考查发现，该党自成立以来，在难民问题上所持立场也是几经变化，甚至相当长时间里不符合常理

对左翼政党的预期。本文拟对德国左翼党难民立场的发展阶段进行梳理总结，从政党政治、德国左翼党纲领和德

国难民问题复杂性的视角进行探讨分析，兼评德国左翼党难民立场回归左翼的局限和意义。随着德国右翼激进的

民粹主义再度兴起和壮大，左翼政党对平衡德国政党政治生态的作用有待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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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托邦》正式成书 500 年之际，亚非地中海地区爆发了大规模难民危机①，殃及欧洲一众发

达国家，德国首当其冲。从默克尔的“我们能够做到”( Wir schaffen das ! ) ，到新冠疫情引发新一轮

对难民生存和健康等领域问题关注，难民问题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困扰德国各政党和影响欧洲内政

外交的焦点。期间，英国曾把接纳难民名额分担列入脱欧砝码，2017 年德国大选过程中难民等问

题也造成了基社盟 /基民盟( CDU /CSU) 获得票数的起起伏伏，中东欧 10 国防长会议曾要求持久关

闭所有难民进入欧洲的通道并遣返不具备庇护条件的难民，难民等问题也催化了极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德国选择党( AfD) ②支持率不断攀登，最终以第三大党的身份跃入联邦议院。默克尔对待

难民的欢迎政策在国际社会赢得好评，既竖立了德国形象也提升了个人地位，但是在德国国内政治

圈中却不断遭到反对派质疑和党内右倾成员的谴责。德国选择党的异军突起，既是由于普通民众

担忧难民造成的社会治安和就业竞争等问题，也是因为选民担心大量移民涌入会对德国文化和价

值观造成冲击。在 2017 年德国大选之后的组阁谈判中，各党派对于难民政策的分歧也是致使谈判

破裂和组阁举步维艰的阻碍之一，也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2021 年的德国大选走向。随着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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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持续发酵，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在持续增长，在 2019 年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和勃兰登

堡州的选举中，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保住了最大党地位，但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这两个

州都排名第二; 在 2019 年图林根州的选举中，左翼党虽依然保持该州第一大党的优势，但选择党却

跃升为第二大党，其他政党的得票率都大幅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政坛受到难民问题

的持续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德国政治走向的在喉鱼鲠，研究德国不同政治

力量在这个问题所持立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尤其是德国左翼政党，具有鲜明的政治

立场，更多地宣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近年来已经成为影响德国政治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但

是，德国左翼政党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如果放到一个短期历史过程来看，德国左翼

党自 2007 年正式成立以来，其难民立场不断摇摆、变化。若追溯到更远，从 1990 年德国左翼党前

身民主社会党成立以来，这个左翼政党对于难民和移民问题的态度几经变化，超越或不符合人们对

其政策纲领的预期。因其如此，全面系统梳理德国左翼政党难民问题立场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政治

动因，不但是理解近期难民问题对德国政治生态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全面理解近年来德国国

内政治局势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拟从梳理评价德国左翼党的纲领和历程、德国难民问题突

出特点的视角，探析德国左翼党在难民问题上立场摇摆和演变的历程，着重分析 2017 年德国大选

前后其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并分析其背后的主要政治动因及复杂的影响因素，以期增加我们对德

国政治的深入理解。

一、德国左翼党及其在难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德国左翼党( Die Linke，The Left) 是激进派的左翼政党，自称比社会民主党( SPD) 的立场更

左，在德国政治光谱①中以紫色显示。卢克马奇( Luke March) ②将其归类于平民主义社会党( Popu-
list Socialist) ③，与英国的尊重党( Ｒespect) 、荷兰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苏格兰社会党( Scottish So-
cialist Party) 同属一类，是欧洲议会欧洲联合左派 /北欧绿色左派( GUE /NGL) 议会党团的一员④，成

为德国和欧洲不可小觑的一支政治力量。相对于法国左翼联盟、瑞典左翼党、意大利民主党和左翼

生态自由党，德国左翼党对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反应一直非常活跃，对于难民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

于其他几个国家的左翼政党。作为上一届德国联邦议院的第一大反对党，德国左翼党于 2015 年 9
月 4 日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抛出关于难民问题的 10 条主张: 1． 我们要对抗的不是难民，而是造成

难民潮的原因! 我们需要公正的发展援助政策和公平的全球贸易。2． 我们要求立即停止遣返难民

并保护所有难民的居留权。3． 我们要求承认性别差异对待是合理的避难理由，优先保护受害的妇

女，因性取向而被迫害的人们也应当受到全面保护。4． 我们要求为难民创造更加安全的逃生之路，

避免难民通过地中海逃难造成的死伤。我们支持保障申请避难的权利，并贯彻日内瓦难民公约。
我们要求与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的肮脏交易必须停止。5． 我们要建立一个团结的移民社会: 创造

一个安全有序的社会，避免为取得就业岗位、住房、教育资源等形成竞争。我们希望通过针对全体

人民的社会发展规划实现这一目标，促进社会共同团结。6． 我们要求为所有在德国生活五年以上

且拘留状态未定的人们提供居留权。为了长远发展，我们要求禁止所谓的“连续滞留”。7．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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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当代欧洲政党政治》，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Luke March，Ｒ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11。
此处“Populist”( 也可译为“民粹主义的”) ，原意是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

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

唯一决定性力量; 通过强调诸如平民共同体、全民公决、人民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观，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

有效的控制和操纵。此处译为“平民主义”，以区别于当下普遍使用的右翼民粹主义。
Welcome，https: / /en． die － linke． de /welcome /，2019 － 11 － 26。



求停止大规模集中安置难民，要求将难民分散安置。8． 我们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废除针对难民的活

动限制、居住限制规定及集中安置措施。9． 我们反对遣返，尤其是将难民遣返至战争地区，或至无

家可归、医药匮乏、遭受歧视迫害等生存环境恶劣地区。10． 我们要求废除有关最低工资的例外规

定及难民补助法①。德国左翼党以此表明自己作为一个正宗“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立场。此前，

同年 1 月，德国联邦议会中的左翼党团就在标题为“欢迎难民”的提案中，提出“需要全面变革德国

难民政策”②。

二、德国左翼党难民问题立场的历史演变

德国左翼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德刚刚统一时期的德国民社党( PSD) ，其对于难民问题的立

场也可以从其对待一般移民和反战等政治传统中窥见一斑。纵观德国左翼党发展的历史以及难民

问题在德国演变的历程，本文把其难民问题立场、政策、做法的历史演进分为四个不同阶段。
( 一) 第一阶段: 1990—1998 年

这个阶段是德国民社党建立、巩固、稳步发展的时期，由于历史原因该党屡遭排斥、备受挤压。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民社党的主题无疑是生存和自我定位。1998 年大选前，是党内的现代社会主

义者不断妥协，寻找自己的时期”③。该党在 1990 年 12 月的全德首次大选中只获得 2． 4%的选票，

借助东西部新老联邦分别计票的做法才进入联邦议院④; 在 1994—2001 年期间也只是进入了原东

德的 5 个州的联邦议会。所以这个阶段的民社党还是一个区域性政党而非全国性政党，更多关注

自身建设，目的是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在包括难民问题在内的众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踪迹可寻，但

展现出间接的积极态度和公义立场。德国民社党在建党之初没有清晰的政治纲领和清晰的理论表

述，只有一部 1993 年制定的党纲。但是民社党以谋求民主社会主义为己任，其政治主张主要包括

两个基本方面: 对外主张和平发展，对内主张社会公正⑤。具体而言，对外，反对战争和保护生态，

维护和平的世界生存和发展环境; 对内，保护各种弱势群体的社会权益，保护妇女儿童和退休群体。
在这两大政策基础上，德国民社党还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评。基于这样的政治主张，民社党对

于移民和难民问题，多持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态度。面对苏东剧变引发的东欧难

民潮和 1992 － 1995 年的波黑战争导致的难民潮，科尔的社民党政府通过修订宪法和程序管控等措

施对难民问题进行了较以往更严格的控制和限制。民社党此时的要务是站稳脚跟，不断宣传自己

的政见、扩大自己的影响⑥，努力让全德国看到、听到自己，而不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党囿圉于原

东德地区，因此对于移民和难民问题，不可能有太多作为和建树，只能是秉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批

评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积极为维护移民和难民的权益呐喊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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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unkte － Papier der Fraktion DIE LINKE zu aktuellen Herausforderungen in der Asylpolitik，Positionspapier，
04． September 2015，www． linksfraktion． de / themen /positionspapiere /detail /10 － punkte － papier － der － fraktion － die －
linke － zu － aktuellen － herausforderungen － in － der － asylpolitik /，2018 － 03 － 18。

10 Punkte － Papier der Fraktion DIE LINKE zu aktuellen Herausforderungen in der Asylpolitik，Positionspapier，
04． September 2015，www． linksfraktion． de / themen /positionspapiere /detail /10 － punkte － papier － der － fraktion － die －
linke － zu － aktuellen － herausforderungen － in － der － asylpolitik /，2018 － 03 － 18。

王聪聪:《德国政治谱系中的左翼党———评〈当代德国政坛中的左翼党〉》，《唯实》，2013 年第 10 期。
Wikepedia: German_federal_election，_1990，https: / /en． wikipedia． org /wiki /German_federal _election，_1990，

2019 － 11 － 27。
孙劲松:《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科学社会主义》，2004 年第 1 期。
［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 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张文红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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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阶段: 1998—2007 年

这一阶段德国民社党得到巩固发展，取得初次选举胜利，之后又经历了选举失败，总结经验教

训，与劳动与社会公正党联合赢得新一届选举的胜利。民社党于 1998 年凭借 5． 1% 极其微弱的得

票率逾越 5%的法定限制进入联邦议院①，在联邦议院中占有 36 个席位，组建了自己的议会党团，

这对政治左翼而言是历史性的胜利。但是，到了 2002 年，该党只获得 4% 的得票率，仅占得 2 个直

接议席②，不能在联邦议院中组成议会党团; 党员人数也从 1989 年的 19 万降至 2002 年底的 7
万③。这次失利让民社党急于反思运作上的缺陷和策略上的失误，寻找重返联邦议院的突破口。
2005 年，民社党和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结盟，最终达成以“左翼党 /民社党”名义联合参加竞选，以 8．
7%的得票率顺利进入联邦议院④。2007 年两党正式宣布合并为新的左翼党，这“被视为德国正式

步入五党体制新格局的标志性事件，有媒体将其称之为‘德国政坛上的一次地震’。这支新崛起的

政治力量已对原有的政党格局，特别是那些老牌政党形成一种压力和挑战，迫使其调整战略、改
变思维和重新定位”⑤。进入政治快车道和赢得法律保障的民社党，对移民、难民问题却背离了先

前的左翼立场，对待移民、难民的政策和手段呈现出明显的保守和压制倾向，在其执政或与其他党

联合执政的联邦州，有利于难民的政策和做法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左翼党与社民党联合执

政的柏林，仅 2002 年和 2003 年就遣返了 6000 名难民，在遣返之前这些难民均遭到监禁。而且遣

返难民的手段也非常严厉，难民经常在午夜突然被警察带走，同时对妇女、儿童、失散家庭等弱势群

体也不手软。这期间，曾爆发过大规模的难民抗议游行甚至绝食自杀事件，许多被遣返的难民回国

后遭到监禁、迫害和杀害。社民党和左翼党执政期间，拘禁难民的柏林格吕瑙难民看守所条件恶

劣，所谓的改善只是拆除了部分隔离栏并稍事改进了探视区，已确定要被遣返的难民需要自己负担

被临时关押的费用。2006 年 5 月，爆发了民众游行示威活动，谴责左翼党和社民党的“红红联合州

政府”的“非人道的难民政策”，已与左翼党联合的劳动与社会公正党部分党员也参加了游行⑥。
( 三) 第三阶段: 2007—2016 年

这一阶段，随着左翼党政治地位的巩固和五党并存政治格局的形成，德国左翼党越来越清晰地

表现出纲领上的左翼和行动上的右翼，甚至被广大民众批评为越来越是一个右翼政党。2007 年 6
月 16 日，民主社会主义党和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在柏林正式宣布建立德国“左翼党”，在接下来的
2009 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左翼党成为第四大党。在 2013 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左翼党成

为第三大党，也是联邦议院中最大的在野党。在左翼党和社民党联合执政的勃兰登堡州，在左翼党

和社民党、绿党联合执政的图林根州，左翼党都被指责实施了非人道的难民政策，2009 年以来尤

甚。2015 年 12 月 31 日跨年夜狂欢发生大规模抢劫、围攻和骚扰女性等事件之后，左翼党副主席、
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莎拉瓦根克内希特( Sahra Wagenknecht) 提出要对进入德国的难民设置上限，

还与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副主席亚历山大高兰( Alexander Gauland) 一同声明:“那些滥用我们款待的

人，没有享受好客的权利。”瓦根克内希特被质疑是否入错了党，应该入右翼党，在德国左翼党 2016
年 5 月 29 日马格德堡举行联邦代表大会期间，她遭遇到示威者用奶油巧克力蛋糕打脸事件，示威

者称不满瓦根克内希特难民言论而对她发动袭击。根据《明镜》周刊的调查统计，2016 年 1 至 4
月，图林根州已遣返了 1080 名难民，和巴伐利亚州( 基社盟执政) 、萨克森州( 社民党和绿党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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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难民遣返率最高的州。在图林根州，被拒绝避难申请的难民，30． 5% 被遣返，而全国的平均拒

绝避难申请遣返率为 17． 9%①。虽然德国左翼党在 2015 年提出了难民问题的 10 条主张，但行动

上却与纲领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本文未将 2015 年作为德国左翼党难民问题立场演进的阶段划分

节点。
( 四) 第四阶段: 2016 年至今

2016 年联邦州竞选拉开帷幕，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的开放政策遭到社民党和基民盟 /基社盟

内部诸多攻击和责难。在难民危机高发时，默克尔实施的救助难民政策一开始得到了国民普世价

值观的支持，在欧洲政坛造就了很高的个人和国家形象，达到了二战以来德国一直为之奋斗的国际

影响力。但是随着大批难民涌入后带来的经济问题、公共场所被强行征用安置难民、治安恶化、科
隆骚乱、柏林骚乱等等，过半数德国人不希望默克尔连任总理。与此同时，德国选择党凭借在难民

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支持率不断走高。德国左翼党的政治主张和实际做法相背离，遭到工人和青年

日益强烈的反对，为了应对谴责和赢得选票，德国左翼党的难民立场发生了变化，公开摆出亲难民

的姿态，旗帜鲜明地保护难民，提出了帮助难民的动议，亮出反种族主义的立场，主张社会抗议活

动，防止左翼群体将选票投向对手政党。2014 年 10 月，极端右翼分子在德累斯顿发起的“欧洲爱

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 Pegida) 运动引起德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但是德国具有成熟的市民

社会基础，面对恐怖主义和极右翼的泛滥，显示出更加审慎的态度。德国左翼党也有针对性地提

出，大联盟政府应高度重视极端右翼势力扩张，警惕仇外行为，塑造穆斯林的正面形象，减少公众的

恐惧心理，在解决难民问题的同时兼顾国内失业、社会公正、贫富分化等问题②。德国左翼党在

2017 联邦议院选举中得到 69 个席位，得到 10% 弱的选票; 而德国选择党却成绩亮眼，得到 12． 6%
选票，取代德国左翼党成为第三大党，并赢下不满默克尔的自由移民政策的下萨克森州③。德国选

择党吸收了一些原社会党和基民盟 /基社盟中的右翼势力，“反难民、反欧盟”旗帜引起德国民众和

各政党警觉。虽然德国左翼党的得票率下滑，但因为右翼民粹势力强劲抬头，似乎给德国左翼党

“平衡德国政治生态”提供了新的机会。
新冠疫情爆发后，相较于中国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德国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比较好

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拉平了增长曲线，避免了医疗资源挤兑和崩塌。左翼党高声疾呼加强跨境团

结和保护全球生命，痛斥德国选择党反民主潮流以及利用阴谋论将新冠流行归因于难民或特定弱

势人群，揭露选择党打算利用这场危机来推行更加严格的孤立主义政策。左翼党认为，种族主义加

剧了新冠疫情对边缘化群体的冲击，并严重阻碍和影响了人类的共生共存④。左翼党呼吁全球范

围内停止战争、取消经济制裁、杜绝反人类的种族主义言论、保障难民聚集区的卫生资源等。在右

翼势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德国左翼党的主张成为德国相对理性的声音，对于平衡右翼民粹势力起

到了重要作用。

三、德国左翼党难民问题立场变化的原因

德国左翼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营造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和普通底层民众的权益而奔走呼号

的形象。但是，为什么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又会出现阶段性的摇摆和变化呢? 本文认为可以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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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个方面进行解析。
( 一) 左翼党是联邦政党政治的产物

作为德国左翼党源头的民主社会党，其前身德国统一社会党( SED) ，是东德长达 40 多年的唯

一执政党。德国左翼党的另一个源头劳动与社会公正党，是由当年的西德执政党社民党主席带领

精英党员成立的。成立左翼党本身就是为了满足获得足够选票进入联邦议会的需要。
德国左翼党一路走来，从民社党时期遭受冷遇打击排挤直至坐上联邦议院第三大党的位置，中

间几经波折，为了取得高支持率必须对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做出适时、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国家议会

政治与政党政治融为一体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特点，政党只有进入议会，取得议会阵地的话语

权，才能施展影响力和实现自己的行动纲领，议会是政党掌控公共权力和资源的有效工具。再就是

在 19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成了“资本党”，都屈从资

本的利益，经济发展和选民拥护是风向标，政党的运作需屈从于现实的需要①。虽然德国在 20 世

纪经历了二战后东欧难民问题、科索沃战争难民问题，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欧元危机、英国脱欧等

问题的出现，左翼党作为一个政党在难民问题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说民社党时代对这个

问题并不负有主要政治责任，甚至在此前的难民危机中，左翼党还可以“亮着左向灯向右拐”的话，

此次难民危机给德国社会和整个欧洲的冲击成为每一个主流党派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左翼党参加

的以往选举中，面对的是经济复苏、福利改革、失业等问题，而 2017 年的大选，难民问题已成为决定

选票支持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为了保持在联邦议院的地位，德国左翼党对待难民问题的立场回

到关心弱势群体的姿态，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否则，即使持右翼立场，左翼党也不

会得到右翼党德国选择党能得到的选票，还会在民众警惕排外主义的情况下失去部分群体的支持，

绿党也有可能因此吸纳原本会投给左翼党的选票。
( 二) 难民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德国并不是一个像美国和加拿大那样的移民国家，但是地处欧洲中部，经济基础雄厚，人口老

龄化严重需要增加劳动力，同时急于摆脱二战不良形象，这些都造成了德国一直是难民的接纳

国②。在德国当代史上不乏因难民问题引起的悲剧事件或暴力冲突。1992 年 8 月 24 日，在德国原

东德的罗斯托克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乱，极端右翼暴徒用石块、棍棒等多次袭击来自罗马尼亚、
越南等国难民居住的楼房，参与闹事者从一二百人增加到上千人，被称为德国国内在二战结束以后

最严重的排外暴力事件。1993 年 5 月底，德国极右分子纵火焚烧了北威州索林根市的一所土耳其

居民住宅，导致 5 名妇女死亡。这起事件在德国国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面对难民引起的骚乱，作

为联邦层面的在野党和某些联邦州的联合执政党，德国左翼党采取的是就事论事的策略。虽然左

翼党因在某些州的遣返措施严酷、遣返数量较大而受到指责，但如果被遣返者确实是违法犯罪分子

或确实不符合庇护条件的假难民，遣返就无可厚非了。
严格意义上的难民身份，是根据联合国 1951 年的一份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在 1967 年修订的

关于难民身份的一份议定书所共同确定的，确定基础是一种可以证明、因而可以成立的避难理由。
真正意义上的“难民”主要有六种: 政治难民、宗教难民、种族难民、生计难民、灾害难民、战乱难民。
目前欧洲难民，看似战乱难民，但其中必然混进一批假难民: 犯罪分子、暴恐分子、间谍分子，借机移

民的战乱国有产者和意欲分享德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羡富”分子等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时无

从鉴别。这种情况，普通人都心知肚明，又何况政客呢。德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接收过周边各种类型

的难民，不仅德国国内抵触情绪上升，欧盟许多国家也明确表示不会履行配额，法国遭遇暴恐后更

紧缩了控制，波兰和捷克等国实行了更严格的审查制度，斯洛伐克总理直接宣布将拒绝接受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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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就连最早向叙利亚难民发放永久居留权的瑞典也宣布没有能力继续执行宽松的难民接待政

策①。德国左翼党，作为一个国内支持率不到 10%的在野党，面对如此复杂的难民问题造成的政治

环境，立场左右摇摆和修改实属“理有固然”。

四、德国左翼党难民问题立场的政党政治意涵分析

德国左翼党难民问题立场的形成，除了选举政治的需要和难民问题的复杂性等大局因素造成

之外，还一直多少受到默克尔放出的政治风向标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回到“左翼”的基本政治含

义及其关于难民问题的 10 条主张，德国左翼党难民问题立场充分体现了左翼政党在政党政治生态

环境中的行为模式，反映了德国本身复杂政治生态的变化，值得深入探析。
( 一) 德国左翼党关于难民问题 10 条主张的解析

要分析德国左翼党难民问题立场对德国的政治生态到底意味着什么，最直接的评价依据就是

其发布的关于难民问题的 10 条主张，通过这 10 条主张，我们能够解读左翼党所反映出来的德国政

党政治的基本内涵。首先，左翼党追究造成难民潮的原因，实际上是追究战乱的责任，矛头似乎指

向美国。而对美国的态度，往往是“左”“右”翼的标志之一。第二，保护难民的避难权，高调呼吁，

占据“人权”高地。第三，女性优先，义正词严，占据“道德”高地。第四，为难民创造安全的逃生之

路，但其实这一条颇有些痴人说梦，因为众所周知，“安全的逃生之路”谁来“创造”呢，又谈何容易

呢。第五，建立一个团结的移民社会，这一条是为了安抚本国民众，但事实上这一条恰恰会刺激本

国民众，提醒国民将来必因难民问题激起社会动乱。第六，提出难民与移民接轨，这一条一方面正

中难民下怀，另一方面却正戳绝大多数德国国民的心窝。第七，不搞“集中”安置，这一点映射德国

在二战中的罪行，有种赎罪感再现的感觉，意指不能搞成难民“集中营”。第八，善待难民，这一条

有空口说白话和哗众取宠之嫌。第九，对难民全面负责到底，这是一条慷慨过头的承诺，谁来“负

责”? 谁来埋单? 第十，不得歧视难民，但是任何一个社会或一个地区，先来的都有可能歧视后到

的，又何况原住的对待外来的?

从文字表述看，“10 条”体现了该党党纲精神和近期奋斗目标。对抗造成难民潮的原因和创造

一个安全有序的社会，开宗明义，触及问题的本质，宣示该党根本宗旨中的和平和秩序理念; 保护女

性和被迫害群体，为难民创造更安全的逃生通道，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国际公义; 保护难民

居留权、禁止所谓的“连续滞留”、废除对难民活动的限制、废除最低工资例外规定等，体现了该党
“秉承民主和社会主义传统”②的初心。左翼党的难民立场回到“左翼”，不仅弘扬了左翼党为人

权、解放、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奋斗的抗争精神，而且丰富了左

翼政党在难民问题上的思路，增强了左翼思想在难民问题发出话语的力度。
从积极的一面看，“10 条”体现了德国左翼党党纲中所明确提出的“德国左翼党作为一个社会

主义政党，代表的是一种可供替代的选项，代表的是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作

为拥有不同政治背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影响的民主派左翼，无论男女老少，国民或移民，残疾人

或非残疾人，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全新的左翼政党，我们坚守人类为更美好世界奋斗的梦想”③;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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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代表了一个左翼政党应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互助、环保”的政治纲领和“民主社会主

义”①的奋斗目标。
但从深层次来看，“10 条”的唯一亮点是第一条: 我们要对抗的不是难民，而是造成难民潮的原

因! 众所周知，战乱是造成难民潮的原因; 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心知肚明: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

的局部战乱，有哪一场看不到美国霸权主义的黑手? 美国霸权主义制造了战乱，战乱引发了难民

潮，同时也给暴恐提供了滋生和发展的土壤; 美国霸权主义，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对于这一关键

点，左翼党只是做了暗示，但明眼人是能读懂的。然而，左翼党既没有点名美国霸权主义，也没有提

出任何“对抗造成难民潮原因”的方案，更未见其后续动作，这让人也质疑其难民立场上的政治动

机，尤其是“10 条”的后九条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华而不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左翼党

的政治策略，是要把难民问题这块烫手山芋继续留给对手默克尔，并给默克尔布置“作业”。默克

尔一旦完不成“作业”或失手，就有了左翼党政客们的机会。
( 二) 德国左翼党难民问题立场摇摆与演变反映出左翼党的基本行为模式

首先，左翼党在对待叙利亚问题的态度上，受基民盟 /基社盟和社民党大联盟政府的决策掣肘，

多次摇摆。例如，2013 年 8 月，多个国家拟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时，德国左翼党表示反对，其一

名议员更是要求德军的一支“爱国者”防空导弹部队撤离土耳其; 然而 2014 年 4 月德国联邦议院

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参与协助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行动开启绿灯时，此前曾一度反对这次行动的

德国左翼党却表示了支持。
其次，面对默克尔遭受的质疑，左翼党也给右翼帮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几百万难民

的涌入，民众对于接纳难民的热情减退，公共设施甚至是租住房屋被强征作为安置难民的场所，德

国国内和整个欧洲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主张关闭边境和实施严厉的避难法。
基社盟作为基民盟的姊妹党也提出必须为接纳难民的数量“设置上限”。基民盟内部议员也多次

批评默克尔的开放政策。左翼党在几起严重难民事件后的表态均受到当时政治风向的影响。
接着，默克尔的支持率在经历低迷后开始回温，接连拿下萨尔州、石荷州和北威州，据选举研究

中心(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2017 年大选前夕的民调，基民盟支持率为 39%，社会民主党支持率

为 25%，左翼党支持率为 9%，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为 8%。在默克尔支持率稳固的阶段，左翼党更

加坚守积极、进步的难民立场，这种立场延续到大选结束和组阁过程。
( 三) 德国左翼党的难民立场反映了德国政治碎片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图林根是德国唯一一个由左翼党人任州长的联邦州。州长拉梅洛夫执政期间与中左社民党和

注重环境保护的绿党联合执政，注重社会公平和公共福祉。2019 年 10 月 27 日图林根州地方选举

中，左翼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以超过 30%和 23． 4%的得票率，占据前两位，代表了德

国政治生态的“中间凹陷、两端突起”的特点。而成立于 2013 年的选择党，借难民危机爆发壮大，

在德国东部的支持率上升尤为明显。但是，在图林根州，德国选择党助力的自由民主党主席托马斯
·克梅里希被扒出与极右翼势力勾结后，2020 年 2 月 6 日宣布辞去图林根州州长之职，在任时间

仅一天，他是德国二战后首名由极右翼势力助选上台的州长。社民党主席诺贝特·瓦尔特 － 博尔

扬斯警告说，全世界正看着德国如何处理极右翼势力攀升和图林根州选举的“决堤现象”，“这是一

个信号，我们不能保持沉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政治的现实，即对于右翼势力的急剧增

长仍然保持了警惕，也反映了近年来德国政治生态的急剧碎片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凝聚德国的民

主共识，民众价值观的分裂在加剧。“图林根州议会选举结果，一定程度上是德国当前政党格局的

一个缩影: 德国政党格局所体现出的总体趋势是碎片化状况不断加剧，这一方面意味着德国‘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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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传统将渐行渐远，德国政治生态的稳定性面临考验。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碎片化同样意味

着政治声音的多元化”①。德国政治格局碎片化趋势中，左翼党在难民等问题上保持了正面形象，

与右翼民粹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左翼党在难民问题上立场的摇摆与变化及其在德国政党

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德国政治碎片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但是，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

下，左翼党在难民问题立场的发展和成熟，将成为德国政治多元化和碎片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理性音

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德国在欧盟和世界范围内的曲调和应和。
( 四) 德国左翼党的难民立场回到“左翼”对德国政治生态的意义

首先，左翼党回到“左翼”，是一种先进性体现。这迫使默克尔抢占左翼立场，将政治性的难民

问题道德化，占领道德高地，从而证明，除了所谓“政治正确”，左翼立场代表的是真正能体现广大

民众意愿、保护弱势群体、谋求社会公平的立场，体现出左翼党纲领的先进性: “我们与德国、欧洲

和全世界的公民以及工会和民主运动共同努力，寻找一个可供替代的解决方案和社会选择。我们

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而相互承认每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是团结一致谋发展的条件。我们

正在争取政治变革，为社会的根本转型开辟道路”②。
其次，左翼党回到“左翼”，是对德国民众的警醒。难民问题引发了欧洲右翼势力迅速膨胀。

德国负责国内安全情报的联邦宪法保卫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德国极右翼分子自 2014 年减至 2． 1 万

人后再度增多，2016 年年底，德国极右翼分子已增至 2． 26 万人，其中 1． 18 万人有暴力倾向。2015
年极右翼犯罪事件也较前一年大幅增多，达到 2． 19 万起，其 中 暴 力 事 件 1408 起，增 幅 高 达

42． 2%③。“德国选择党”主张“反难民”“反欧盟”，吸引了不少右翼支持者，该党在短短 4 年间就

高歌猛进联邦议院，这不仅对左翼党是一个挑战，而且令德国的政治生态呈现一种令人担忧的趋

势。虽然德国选择党强调其不是纳粹，“右翼”主张是为了保护德国精神财富和文化底蕴，但是其

他党派都明确表述拒绝与其合作。左翼党在难民问题上回到“左翼”，是对右翼党纲领和作为的正

面回应，同时客观上也对德国民众起到一种提醒和警示作用。
( 五) 德国左翼党疫情期间对难民问题的立场反映出德国相对理性的政治声音

2020 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德国社会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相对而言，德国的应对还算有力和

有效。但由于疫情与难民问题的相互交织，使得应对疫情更加复杂，一些右翼势力试图借助疫情进

一步采取极端的排外措施，给联邦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正如上文已经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左

翼党利用各种渠道积极发出理性声音，主张“团结意味着不要忘记任何人”④，敦促联邦政府、州及

地方政府应当团结起来，尽快行动，提出如下主张: 1． 在疫情时期，应尽量将难民分散安置到各家各

户中，并尽快为难民提供医疗保障，可参考葡萄牙的医保措施。2． 准备好接收难民的州，应当尽快

制定并通过难民接收条例，在左翼党执政的州，我们已经开始行动，希望其他州能够效仿。3． 各州

接收难民的计划不应受阻，如果各州或地方政府希望成为难民的安全港，则应得到国家或州政府的

资金支持。4． 我们要求联邦政府践行其决议，在疫情严重区做好人道主义疏散工作，解决重疫区难

民生活和尊严得不到保障的问题，第一期应对计划需解决 1 万人以上的疏散搬迁。另外，应当允许

家属随迁。5． 不放弃任何人。如果欧盟境内的一些难民由于客观原因无法被分散安置( 比如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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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上的难民) ，则联邦政府应协助希腊政府为其提供医疗防疫物品①。这些主张充分反映了德国

左翼党的理性声音，对于平衡右翼势力，推动德国政治回归正常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德国左翼党在 2017 年大选之前就难民问题抛出如此激进的主张，可以理解为是让

默克尔继续坐在“难民问题”的针毡上受难、背着“难民问题”的十字架前行。换句话说，只要难民

问题存在，左翼党就可以保留说三道四的话语权，继续高调地存活下去。这就是“政党政治”的特

色。德国左翼党在难民问题上摆出的高姿态，完全可以理解为党派斗争的策略表演，是给默克尔出

难题。但是，即便如此，在德国右翼势力持续突进的政治生态中，左翼党的积极理性立场对于“冷

却”德国的政治狂热，平衡右翼势力也具有十分突出的积极作用。随着德国政府对难民问题的稳

定处理以及德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艰难复苏，德国民众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可望重归理

性与冷静，在这种时候，左翼党的声音可能更加代表相对积极的立场，会推动德国政治生态走向正

常与新的平衡。
综上所述，德国左翼党提出的 10 条关于难民问题的主张，将其推向了一个显眼位置，赋予其话

语权，也暴露其两面性。德国还有大量的非政党激进左翼，也就难民问题提出了看法和主张。某些

激进左翼视移民，尤其是难民，为另类无产阶级的替身，是实现革命目标的潜在力量。还有观点认

为，革命是必须的，但是要将革命原则从属于目前支持移民和难民的实际行动。难民问题是否像某

些欧洲左翼政治运动所说的那样，会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开放时刻”和“催化剂”?② 是否会成为

左翼政党掌握话语权、将政治纲领付诸实施的“契机”? 德国国内也有质疑左翼党观点的，认为左

翼党的难民政策是“欺人之谈”，形左实右，煽动或迎合部分选民，意图是将默克尔推向两难境地。
德国左翼党在难民问题上摇摆不定，时左时右，忽左忽右，是政党政治的产物，折射出政党政治的本

质: 执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执政; 为了赢得选票，可以做出迎合选民的各种姿态。但是，选举政治

下，以立场分野的政党政治无论如何具有表演色彩，其基本的价值立场最终会保持稳定，否则其政

党安身立命的色彩也会暗淡许多，这在当前疫情影响下的德国政治生态中更加明显的反映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左翼党在多党制漩涡里周旋，必须更加突出其左翼立场，以便平衡右与更右的

政治势力，也给德国政治的左翼传统带来了新的希望。面对如此严峻的难民问题，加之史无前例的

新冠疫情冲击和西欧洪灾，德国民众渴望稳定与团结，左翼党的立场，是为了掌握推动时代和政治

发展的主动权，让我们且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萧 景 jdxbshehui@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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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usiness model application; (2) Dynamic capability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business model creativity
and business model application; (3) Innovation culture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model
creativit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es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ut also help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ath from business model creativity to business model application, and helps
enterprises to practic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Reshaping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XIE Zhiju, FAN Fei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eliminating exploitation and poverty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have always been important goals of its administration. It has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anti -poverty
measures in many stages, and has mad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se achievements, but
technology is comparatively critical. Looking back, the coupling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general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tandardiz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se technologies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also reshape poverty alleviation, making the main bod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hange from unitary to pluralistic, the obj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hange from inaccurate to precise, the mea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hange from experience-driven to data-driven, and the structur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hange from
pyramidal to flat. In the new stage of effectively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nnecting them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echnologies and experience accumulat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are still quite useful, and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apply new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poverty-returning and relevant assistance mechanism, manage poverty alleviation
assets and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Die Linke’s Stance on Refugee Issues
LI Yanwen

The refugee issues are a focus of German politics that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and
negotiation progress for cabinet-forming in Germany in 2017. Die Linke (The Left) of Germany as the third biggest party
and the biggest opposition party in the previous Bundestag, as well as the fifth biggest party in the present Bundestag,
originates from the PSD of the DRG, and the WASG broken away from the SPD of the FRG.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efugee issues and has put forward a 10-point Refugee Stance at its official website. But an
inquiry into relevant documents and data shows that Die Linke has wavered on refugee issues for several times. And for
some time, it has even failed to meet the common expectations of a left party. This paper tries to generalize the stages of
Die Linke’s stance on refugee issues, analyze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ty politics, the program and practice of Die
Linke, and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refugee issues, and point out the limi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Die Linke’s return to
a left-wing stance, whose effect on achieving a balance in the German political eco-system in the scenario of the re-rising
and growing of the extreme right-wing populism is to be examined.

How Shall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Avoid Extravagance and Focus on Expressing Sorrow: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Funeral Reform in the Rural Areas of Central Shandong Province

LIN Sicheng, HAO Dahai
Funeral ceremon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expression of filial piety, but the current funeral style in rural areas

makes the expression of filial piety deviate from the traditional int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funeral
reform in a village in central Shandong Provinc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express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filial piety by
villagers in the funeral ceremony field,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is the core content of funeral
reform. The villagers’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filial piety expression in funerals and the community public opinion
norms formed on this basis constitute the “small tradition” of maintaining filial piety in local practice. Therefore, the key
for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to “avoid extravagance and focus on the expression of sorrow” lies in redefining the
expression of filial piety at the level of the community, and adjusting relevant public opinion norm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funeral norms in harmony with the modern society.

（校译：朱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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